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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门”动车站下来，正午
的太阳在我眼前晃了一下，热浪
逼人。三门县在乐清以北一百
多公里，同样近海，却比乐清炎
热。处暑才过去两天，“秋老虎”
在三门开始发威。热浪在一个
叫渔家岙的小村达到高潮，油漆
一新的小村将热浪的强度从村
长家的白墙上反射回来，毫不保
留地落在脸上、身上、眼睛里，墙
壁上画的美人鱼巨幅海报又将
热度提高了一点点，整洁、干净
的小路连块鸡屎鸭粪也找不到，
让人疑心这是在农村吗？不是
农村，它又是什么身份呢？喏，
那边，晚会现场的牌子上写着

“诗与远方”，以至于我看见浅蓝
色浪花的 logo 标志感觉现实的
海浪向我扑来。

乘车到浦坝港镇扩塘山码
头，海风夹杂着浓烈的鱼腥味粉碎
在我的手臂上，对这种腥味我并不
陌生，我经常在大太阳下追拍海上
风景，可当我步入一条小马力的机
动船，船只行驶到浩大的三门湾
时，当我看见大海中间插着笔直的
竹竿被海浪吞噬后抛在了船尾，才
醒悟到这不是以前我行驶在平静
的乐清湾海面上。时值涨潮，船只
迎着巨浪前进——说是“迎”，其实
是被大浪一次次拦腰粉碎。大浪
打来，阔步穿过甲板，寻找任何干
燥的东西：衣服、包、相机、凳子、香
烟，全部打湿，染上咸味，连我手中
的一罐啤酒也成了“一半酒精，一
半盐味”。

海上风浪更加凶险，拴着链
条的铁门被风刮起哐当作响，浓
烈的柴油继续挥发，我的身体开
始叛逆，中饭刚刚在胃里落下的
三门青蟹、虾、蛏子被海浪与大
风裹挟，不顾主人的悲哀将东西
全部掏空。我想起渔村墙壁上
的美人鱼，想起“诗与远方”，如
果前方有陆地出现，我会奋不顾
身跳下海游过去。后来我问起同
舱的草白，她说自己也有这样感
觉。面对大海，面对死神一样的
巨无霸，恐怕很多人会作出相同
反应。船只转弯，驶入平静的里
海，海岸边大片水草唤起我对陆
地生命的渴望，滚烫的太阳稍稍
收敛了热浪，一艘艘开足马力的
渔船驶出码头，与我们的小渔船
擦肩而过，向外海进发，我也非常
愿意将大海交还给勇健的渔民。

到了黄昏太阳下山时大海
温柔起来。牛尾塘，有趣的地名
倒也名副其实，可能跟地理位置
偏僻有关，当地人将牛羊放养在
海边公路上，几只小牛犊慢吞吞
向汽车走来，全然不顾四个轮子
可能的碾压。透过车窗我看见
它们的大眼睛，宁静，澄澈，好像
永远有一滴眼泪挂在那里，让人
怜悯顿生。在牛尾塘我们目睹
了一场盛大的落日。落日前我
先回述一个海边袖珍小庙。有
人在一块岩石下面用砖石搭了

个方形石屋，面积不到一平米，
只为一棵绿草，这棵绿草神奇
吗？一点也不，在岩石周围就有
很多，可它一旦到了石屋里就有
了“庙”的感觉，被供奉起来，你
的心就虔诚下来，大自然神的一
面，通过一株草，一棵树，一块岩
石，向我们显示。因为云层太
厚，太阳隐入云里，神不见了，光
却留下来。在海边，我们通过晚
霞向光吁求。光的美誉在牛尾
塘上的一列群山上到达巅峰，它
将整个天空渲染，慢慢铺排在整
个洋面上，很像作曲家布鲁克纳
的交响曲，绵密的弦乐铺排，却
不断推迟即将到来的高潮。晚
霞从洋面上从容步入空谷，它坠
入人间，它又复活了，是十个小
时后的日出。太阳每天都做着
相同的游戏，日出，日落，永不厌
倦，不停地将我们带入游戏，又
将我们无情抛出。

再次见到太阳是在离牛尾
塘几十里地的从岙村。大概渔
民自己也不喜欢土里土气的从
岙，索性取了一个文艺气息的新
名“渔家岙”，又把它谐音为“渔
家傲”，下面加了一行英文“Vig-
orous Village”，直译为“有朝气
的村庄”，在地图上毫不起眼的
海边小村几经易名，发生了质的
变化，一个好听、叫得响亮的名
字。举办文化节的是在富裕的
下从岙，下从岙面向大海，村口
有许多海水养殖场，分割为方方
正正的田塘，远远看上去一幅

“水光潋滟”的样子。八月二十
八日（阴历七月二十八）他们要
在大海边举办一场祭海仪式，一
大早将宰杀好的猪羊、水果贡品
等在大八仙桌上摆好，等到涨潮
时辰，点上香，念过祭海文书，将
猪羊抛入大海，祈求海神保佑讨
海的渔民。在渔家岙有一个叫
讨海居的民俗，它的门牌是从岙
路111号，这个数字好极了，贝多
芬最有名的钢琴奏鸣曲编号也
是 111，慢乐章是最蓝的死亡演
奏。渔家岙是上从岙村和下从
岙村合并过来的，它们是同一个
村。我离开鱼塘向山里面走
去。过去大片芦苇摇晃的上从
岙村村口现在成为一个大果园，
栽满了橘子树和文旦，入秋后青
色的橘子挂满枝头，过段时间果
园飘香，就像里尔克一首诗里写
的“日落后就到苹果园里来 /
看看黄昏时草地的一片绿”。

早晨的光落在山谷里，窸窸
窣窣，飘落在果园里，橘子树上，
鱼塘上，它粘着土，带着灰，落在
上从岙村双龙庙的贡品上，黑暗
中坐着几位村民，连他们的牙
齿，他们说的三门话口音都撵上
了光。早晨的光继续跋涉，它离
开山谷，翻过鱼塘，到达从岙村，
最后落在 111 号的房顶上，当音
乐家演奏完 111 号钢琴奏鸣曲，
他听见光从容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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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山是有故事的山。
这座并不巍峨也不壮观的山，位于

丁蜀镇的边缘，山不在高，有名则灵，而
且这名来得响亮。更为诡异的是与青龙
山并行的还有一座山，叫黄龙山。一左
一右，青龙黄龙在此，便神奇了这片土
地。

青龙山全是青石结构而成，而黄龙
山则全是黄石结构而成。两座山的形成
可能是千万年以前海底的产物。60 年
前我经常和一些小朋友去青龙山游玩，
山顶上有日本鬼子筑的碉堡，还经常捡
到子弹壳，而更多的是山顶上有很多很
多的小贝壳。当时我亦奇怪，这山顶上
怎么会有海底的东西呢？想不出这个道
理，却深深地烙在了我幼小的心坎。

青龙山有很多传说，流传最为广泛
的，便是关于五色土的故事。相传有位
异僧手执一串用五色土捏筑而成的手
珠，沿街串巷叫卖五色土，莫名其妙的当
地百姓以为他是疯子，民以食为天，土可
卖乎？然异僧大声呼叫此泥可换饭吃，
那百姓就饥渴了，蜂拥而至探个究竟。
异僧却不道明白，卖了关子，径自朝青龙
山方向走去，百姓尾随而至山脚下，找那
异僧却不见了踪影。众人议之，认定此
乃仙人指点，便在青龙山动起手脚开挖，
果不出所料，挖出的土五颜六色，异常漂
亮，和水搅之，捏筑为坯，不出数年，这里
便成为名闻遐迩的窑场。

青龙山可以说浑身都是宝。整座山
的石质是石灰岩，开采烧制后成了石灰
或者水泥。此丰富的砂藏自然成为当地
工业的命脉。地方上办起了水泥厂，就
地取材，效益可观。几千人不停地开采，
几十年如一日，终于将这座山从地图上
抹去了。

其实青龙山的珍贵不仅是在其表
面，而在其底部。山的下面蕴藏了极其
珍稀的紫砂泥，陶瓷的主要原料在这个
富矿里。那个名垂青史的四号井，就在
山脚的口子上。我曾因写作需要数次下
井采访，那地下宫殿的灿烂令人感叹大
自然的造化，感恩这方土地对人民的丰
厚赐予。那岩层的明显分布及地貌的流
线色彩会让人永远难忘。矿工们将不同
层面的矿料开采后装车运回地面，表层
甲泥可做缸盆原料，深层的便是紫砂泥
的不同泥料，通过精心选择便可制作不
同的产品。最为金贵的是天青泥，在矿

岩层中只有那么薄薄的一条流线，呈墨
绿色，如流动的清流，安静而不露声色。
偶尔也会发现一个个龙蛋似的蜂窝，似
玉石中的原石，这便是后来被称为紫砂
之宝的“大红袍”原料。四号井矿脉之丰
富难以想象，深采千米横采数十里，气象
万千，取之不尽。而“世界上只有一把
壶”的宜兴，因为有了青龙山而名甲天
下，让紫砂火了一把，让百姓富了一回，
让世人对于宜兴有了更为深刻而美好的
了解。

60年后的今天，我再也寻觅不到青
龙山那熟悉的身影了。梦中的青龙山已
经变成了一泓清澈的水潭，昨日的山今
日的水，仁智互在，巧妙地诠释了对于人
类的启迪。那些过去的存在不一定继
续，但生命的意义完全可以转换成一种
新的存在方式而升华而永垂不朽。那个
始陶异僧的传说已经老去，而泥土的生
命经过火的锻炼成了新的传说，在一代
又一代宜兴人的聪明智慧中成为永恒。

如今真正的青龙山只留下龙尾这么
小小的一块缩影了。从那些残存的山石
肌理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变迁与沧
桑。丁蜀镇在此启动了青龙山公园建设
规划，立足“天下石景宕，金银百花洲”的
理念，把这个废弃的宕口改造成一座公
园，一座既可愉悦身心又可传播历史文
化的场所。这个公园依托独具特色的景
观底色，在龙尾、凤栖、玄泰三大景区依
托原有的五个深水潭，设计了倚望青峰、
孤山闲鹤等18个景点，总面积达55万平
方米。那些老矿坑依然恢复了当初采矿
场景，让后人感受到那年代的工作场
景。那一个个碧水深潭似一面面镜子，
照见青龙山天翻地覆的变化与今昔。曾
经为山，今日为水，这人为的造化说明了
什么，又能给人们多少深刻的警示啊！

这些年，我游历过众多的大川名山，
名头再大总感觉远不比青龙山那么亲
切那么刻骨铭心。一座山，家乡小小的
山，貌不惊人的山，普通得无法再普通
的江南的山，它的容量它的能量它的价
值是许多名山难以比肩的。就如一个
人，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我们完全没
有理由轻视他、鄙薄他。但凡存在，总
有价值，一旦生辉，便光芒四射而荣耀
其他。

青龙山，我生命中的山。

青龙山
| 梅南频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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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边 向光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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